罪後的路西法

〈楔子〉

路西法，即為明亮之星的意思，是天界最美的天使。他擁有強大的靈力，並受任熾天使長一職。才貌雙全的他，受到同僚的肯定也得到上帝的嘉許，他也為此感到光榮。然而，他卻淹沒於無數的掌聲中，那存在於他內心中的那份光榮也漸漸的變質成狂傲。阿諛奉承蒙蔽了他的雙眼，過分的自信淡去了他的忠誠，他甚至意圖與天同等。
    路西法因為拒絕向基督行跪拜禮，於是帶著三分之一的天使叛變。整整三天三日，不眠不休，殺的整個天界血流成河，到處皆是斷垣殘壁。雖然如此，路西法依舊遭到基督擊潰，並與餘黨失去一切光榮跌落天界，經七天七夜後到了地獄。他在地獄跟墮天使們共組了新帝國，誓死復仇。他從此更名為撒旦，魔王撒旦。

    時至今日，路西法被視為光榮的代表及一切善的象徵，而撒旦則受人畏懼，有著陰險狡詐的意味成了萬惡根源。

   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·津巴多發現在特定情境或氛圍下，普通的人也會表現出了惡的一面，而這個惡並非只指大逆不道的殺人放火，負面的情緒通常也包含其中，可怕的是人們在這種善惡游離間往往是不自覺的。之後他便於2007年出版了《路西法效應：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》討論著人的善與惡，並借用光的守護者路西法之名，命名此現象。而依據菲利普的路西法效應，任何人都可能在壓力下或特定的情境下產生邪念成為撒旦，那是因為人的心很軟弱，太軟弱了。
第一章    路西法

    軟綿綿的白雲在空中伸著懶腰，剛睡醒的太陽半夢半醒的爬上藍天的肩膀。蜂蝶，在花間翩翩起舞；鳥兒，在空中頡頏放歌；花草，在風裡搖首弄姿。多麼美好的早晨啊！是多麼的生機盎然。
陽光也理所當然地撒入這所位於山腳下的高級男校，可是當冬陽扭身鑽過教室的窗簾時，陽光就後悔了！因為今天教室有別於往日，變得十分的靜謐，或許該說是一片死寂。每個學生坐的端端正正，彷彿變了個人似的。看向總是布滿板書的黑板，此時只剩下座位表及考程，仔細一看，原來現在正考著數學段考，難怪如此安靜。坐在講台的監考老師，用冰冷的視線掃視著全班每個角落。就這麼老師不語，學生不笑，安安靜靜只剩下「沙沙沙──」振筆疾書的聲響。

    突然，後排一位同學放下了鉛筆，不，應該說是鉛筆從手中滑落，他雙手微微握拳，看著他蒼白的像吸血鬼的臉，牙齒咬著下唇，雙眼用力緊閉，神情十分痛苦，他的身體也不禁顫抖，彷彿在抵抗著甚麼──上廁所的衝動。此時他的腦中狀況卻更加混亂，因為天使跟惡魔正在他腦中辯論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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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渾沌中有著顆碩大的頭顱，頭顱中原本該是大腦的位置擺上了兩把椅子及
一張長桌，長桌中央飄浮著一顆縮小的大腦，大腦慢慢的在空中旋轉著，樣子十
分詭譎。長桌兩邊坐著一黑一白的兩位，白袍天使想必就是光之守護著路西法，
而黑鎧惡魔應該就是最深惡極的撒旦，只見他們兩講的口沫橫飛，但男孩在便意的壓迫下，腦袋已經無法思考，任憑他們兩吵著，這場激烈交鋒的唇槍舌戰應該是沒完沒了。
    此時路西法慢而堅定的說：「別怕！主會祝福你。堅持下去，寫完考卷當個好學生。」
    「才怪！」撒旦怒聲咆嘯：「你這膽小鬼就是因為剛剛聽他胡扯才落到這種下場，是到如今你還想相信他？」

    「難道你忘記剛剛的事了嗎？」撒旦露出狡滑的神情道：「我來讓你想起！」語畢，撒旦在空中比劃幾下，嘴裡念念有詞。
    突然大腦震動了一下，回憶如潮水般從四周湧進頭顱，一眨眼後這裡變的不一樣了，一切回到了50分鍾前下課時間的情形。

    「噹噹噹──」下課的鐘聲響起，考前的早自習似乎變短了，飛也似的溜過指間抓也抓不著。男孩處理著早餐的垃圾，他在心中疑惑著:「這，是哪類啊?」此時撒旦及路西法又開始討論著。
    「問一下同學吧！認真做好回收。」路西法說。
    撒旦笑道:「奇怪幹嘛那麼辛苦！真麻煩！」
    「撒旦別妖言惑眾了，隨手做環保，人人都有責」路西法糾正著。
    「可是那垃圾桶那麼亂，根本沒人做什麼環保啊，你又何苦呢?小兄弟。」撒旦反駁。
    「真有道理」男孩心想:「反正都已經亂了不差我一個！」然後順手一丟，就走了。
    男孩正步向廁所，突然有人叫住他，男孩心想:「完了，我剛剛怎麼那麼隨便。而且還被看到。」
    「誒！幫我看一下這題啦！」死黨拿著數學講一揮舞著雙手急迫而懇切的說：「這题就好，我解了半天都沒頭緒。」男孩看向摯友手中的講義，鬆了口氣，而他的腦內辯論又再次展開。
    「他不會是他家的事，你應該不想考試時尿急吧！」撒旦冷笑道。
    路西法急忙說：「助人為快樂之本，而且求助的人不是你的好友嗎？朋友有難，拔刀相助，應該的。」
    男孩看了看手錶，還有7分鐘，時間還夠。為了朋友，他做出了決定，接下講義開始研究著題目。此時腦內的長桌換上白色蕾絲邊桌巾，悅耳的琴聲圍繞著，整個空間也不突兀的洋溢著希望的光彩。路西法嘴角微微上揚看著腦羞成怒的撒旦，「碰！」撒旦一拳重擊長桌喊道：「哼！沒救的臭小子。」
    男孩提起筆兩三個式子便解題成功，朋友急忙追問：「哇！解法好潮，可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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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不懂。」男孩指著算是一步一步清楚的在解釋一次。終於，朋友的臉上
出現光彩，是豁然開朗的神情。男孩鬆了口氣，起身步向廁所。
    在便斗前小解完的他，一轉身看到一名剛在馬桶卸完貨的別班同學，男孩看
著他一臉如釋重負的神情，他的肚子突然微緊一縮，一股便意襲捲而來，汗毛一根根束起，肌肉一寸寸緊繃。還好，肛門括約肌反應快，即時防守成功，他看了看手錶九點零八分，再兩分鐘就要上戰場了，怎麼抉擇？此時他的腦內又開始了天使與惡魔的對決。
    路西法說：「忍一下就好，便意甚麼的摧殘不了你無盡的鬥志！」
   「哇哈哈哈哈──」撒旦一陣狂笑：「鬥志？那種虛無飄渺的東西比的上痛快的解放嗎？」又股便意冷不防的攻過來，頭顱及長桌燃起點點星火，黑色黏稠液體從頭骨頂端慢慢滴下。

    路西法見情勢不對，連忙站起身，語重心長的說：「現在時間也不早了，如果再待下去會趕不上考試的。我也知道解放很痛快，但考試對你來說也很重要吧！」
    撒旦大聲喊道：「一派胡言！去吧！讓自己舒服點，馬桶在呼喚你。」
    男孩心想:「我的鬥志會不如坨屎嗎?哼！」然後走到洗手檯前洗了洗手後，用沁人心脾的冰水洗個臉，整理一會思緖，頭也不回的走出廁所為成績而戰。
    「呼──」路西法做回椅子嘆了口氣說：「真是好險。」
    氣急敗壞的撒但繃著臉，眼中閃爍著火光，手指著大腦咆嘯：「男孩，你一定會後悔的。」

    大腦又是一震，頭殼壁裂開幾條長縫，回憶就這麼流出，一滴也不剩。
    撒旦笑道：「現在該聽我的了吧！重蹈覆轍是傻子做的事。」
    便意突然又消失的無影無蹤，男孩平復了情緒，提起筆心想：「就快寫完了，至少要把考卷寫完啊！」寫了幾題後，突然又是一陣便意，這次來的又快又劇烈。屎，儼然成了橄欖球員使盡吃奶的力氣推擠著。
    「受不了！我受不了了」男孩在內心吶喊著：「上帝佛祖觀世音祖宗媽祖耶穌基督啊！我錯了我玩不下去了！放過我吧！」但又一陣便意湧上，男孩緊握著發顫地雙拳抵著低下的頭，雙眼緊閉著，間不容髮，牙齒也像是與下唇有仇似的緊咬，身體緊靠著桌子已異乎常人的姿勢扭曲著，還不停的顫抖，下肢的肌肉用力緊繃著，不敢鬆懈，酸痛的感覺卻也慢慢刺上心頭。男孩突然意識到現在能救他的不是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的神，即使在現在混亂的難以思考的情況下，他仍隱約發現一個巨大的盲點──自己得靠自己救，求神不如求己。
    「現在該怎麼辦？」他向兩位提問了。路西法緊張的咬著指甲無話可說，反觀撒旦則露出滿意的笑容說：「舉手交卷吧！廁所就在教室後方。去吧！你早該做的。」
    男孩的頭骨從底部慢慢的爬上黑色，還裂了幾痕。從裂痕裡溜出幾條赤腳黑
身的百足蟲爬上大腦奔走著。長桌換上黑布，黑布上以金絲織著各種地獄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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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的刺繡，桌邊也開始燃起地獄的業火。連椅子都不同了，成了由無數白骨接
合而成的白骨椅，是現在唯一白但仍不白的物品。
    撒旦離開位置坐到路西法面前的桌子上笑道：「哎呀！他這回好像特別喜歡
我呢！怎麼辦呢？路西法，你不是『光』之守護者嗎？」
    「願上帝會赦免你。撒旦，收手吧！」路西法故作鎮定的說。
    「老師──」一聲微弱的呼喊從後排傳來：「我想去廁所。」
    老師動了動手指向男孩示意快去，男孩抓起衛生紙就快步往廁所離去。
第二章   教訓

    現在已經是上午十點整，耀眼的日光從氣窗口，灑入這一坪不到的空間，灑在男孩那厚實的背，在地上留下黑色的剪影，卻使的他看起來格外消沉。一解腹痛的他此時卻露不出放下心中巨石，那種飄飄欲仙的表情。他整個人如盤散沙癱坐在地，望著廁所隔間的夾板，那些把他與考場隔開，僅僅一公分不到的夾板，「唉──」他嘆了口氣，並開始以打從出生以來最快的速度轉動腦袋，心中想著三個問題，一、之前的努力算甚麼？二、這次段考怎麼辦？三、該怎麼跟師長交代？
    路西法開口了：「別自責了，至少你盡力了，你已經是自己的英雄。接下來的幾科拼回來就好，神不會放棄堅持到最後的人。」
    撒旦說：「小子，別傻了。你求神得到的回報是啥？真虧你竟還敢相信！放棄吧！一切結束了。」
    路西法目光堅定的看著桌上的大腦說：「那麼你過去的努力呢？這次段考都快結束了，現在半途而廢你對得起嗎？對得起你的努力嗎？」大腦底部滴下幾滴白墨水，墨水滴在黑布上慢慢的化開，之後浮現出一行字──我的，努力嗎？幾秒後又漸漸淡去。黑布開始起了變化，刺繡及火焰消逝了，它現在看起來就像電視的銀幕，大腦又突然一震，一滴暗藍色的回憶流出腦袋，滴在黑布上，激起圈圈漣漪，黑布上慢慢渲出色彩，倏地黑布閃出道白光，一部最真實的紀錄片就此上映。
    時間來到五周前，老師站在台上發著數學考卷。
    「同學！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發考卷了，這次老師沒照分數排考卷，所以還沒拿到別緊張啊！」接著他一手抱著考卷，一手發著，嘴裡報出姓名及分數開始發──「蘇達明 86分」他說的特別大聲:「達明考的不錯喔！努力保持！」眼角含著笑給了考卷，過了不久，他看著下一張考卷，臉抽動一下但依舊笑著說：「牛霄閔 52分，哎呀！蕭閔要加油喔！」然後繼續發著。

    男孩在座位上，顯得神態自若，路西法說:「這次考的算簡單，你會有80的。」撒旦笑道:「在沒粗心的情況下啦。」
    不久後老師推了推眼鏡低聲說道：「這誰的啊！26分」正當老師看向姓名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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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一陣發吹來，咻地吹落了考卷，他又道：「同學幫忙撿一下，然後傳下
去。」
    考卷從前排慢慢向後傳，眼看就要傳到男孩這，他在心中放聲吶喊，彷彿將被判處死刑般:「不要啊！不是我吧！不要是我啊啊啊！」
    路西法說:「鎮定點，別怕！神會守護你。」
    撒旦興奮的說：「準備接受吧！來自地獄的洗禮。這可是你相信那傢伙得到的禮物喔！」
    接下考卷的他，鼓起勇氣確認姓名「賴池漢」他在心中歡呼：「是賴池漢的，哈pass！」
    突然一個熟悉聲音呼喚著一個熟悉的名字，如14級地震般搖醒男孩，男孩順著聲源看去，然後與老師四目交會，此時時間彷彿變得遲緩。男孩看著老師的嘴巴，那種嘴型，一股顫慄感襲來。男孩在內心中大喊:「不要──」
    在男孩的眼前突然出現奇異的景象，他置身於滿是鮮紅玫瑰的山谷，一陣風輕拂而過，玫瑰不禁摧殘而捲上雲霄，散出千萬花瓣。啊，多麼的壯麗淒美，男孩現在的心情就如同當年在垓下的項羽，情不自禁的在心中唱道: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。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此時他真深感無顏見江東父老。
    「42分來拿考卷」老師喊道「下次考試認真點好不，你這樣我也很為難。」
    男孩吞了吞口水看向老師道:「我會更努力的。」
    「努力是很重要」老師說:「可是考試還是要看清楚，你後排答案全往後平移一格沒發現嗎？40分就這樣不見了」男孩連忙攤開考卷一看，心頓時涼了一半，然後不好意思的抓抓頭說:「下次會更努力小心避免。」然後回到座位。
    路西法說:「別洩氣，下次你會贏回來的。」
    撒旦搖搖手指說：「這時就該找個人打幾拳發洩一下，看那蘇達明現在多爽啊！真欠揍！」男孩的大腦燃起黑色的火焰，他轉頭向達明一瞥，撒但又說:「別忘了他摔爆你的利可帶後那一副事不關己的嘴臉。不該給他教訓嗎？」
    路西法大喊:「醒醒吧我的勇者！君子的事要用君子的方式解決。」
    「閃邊涼快去」撒旦對著路西法罵道:「在旁看著男孩怒火燃燒吧！哈哈我已經感受道力量在體內流竄，路西法投降吧！」
    男孩看著手錶心想:「在10分鐘我就要讓他知道，他的罪！」
    「你幹嘛？」賴池漢問道:「心情不好喔？」
    「怎？這麼明顯」男孩回道，賴池漢說:「亂猜的啦！誰考爛會心情好。只是你也別放在心上啦！」說完閉起眼雙手合十。

    男孩又道：「什麼啊？聽起來話中有話。」
    「人生難免起起伏伏，只要心中有佛，世俗凡塵又如何？啊──法輪大法好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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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去你的佛學系」男孩翻了個白眼道。
    儘管只是玩笑話但男孩仍放鬆了不少，撒旦的話被忘的一乾二淨，他下定
決心要努力讀書扳回一城。在此之後影像中的男孩幾乎都在書桌前讀書，男孩
一刻也不敢忘記，忘記第二次段考的教訓，孜孜矻矻，就為了下一回大顯身手。
第三章  魔王撒旦
    影像漸漸轉暗，越來越迷矇，唰地一聲黑布又燃起火焰，刺繡也又在黑布上散出暗沉的金光，黑布恢復了「原貌」。
    路西法開口打破沉默:「過去的努力，成就未來的夢想。眼光該放遠點了，孩子。」
    「未來嗎？」男孩嘆口氣問道。
    「呀哈哈哈哈──」撒旦一聲爆笑然後道「你相信虛無飄渺的未來嗎？今日事就該今日畢啊！哈！」
    「是啊！今天的事該今天完成但已經搞炸了。」男孩語帶哽咽地說。
    「今天還過不到一半，鹿死誰手還不知曉呢?」路西法為男孩加油打氣。「千萬別放棄，每一次的考試都值得把握學習，全力以赴吧！」
    男孩突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，對就是豁然開朗，虛無中的那顆頭顱此時出現180度的大改變，周圍繚繞著一層一層的光霧，如夜空中緞帶般的銀河的銀河，只是更密，更耀眼。給人種放鬆的感覺，他的性靈正接受路西法的純化，男孩此時感受到體內充滿無限的希望與快樂。

    「啪啪啪──」撒旦站起身，略帶嘲諷地拍著手然後說:「路西法，多麼感人的畫面啊！好勵志啊！我都想當牧師了。騙你的！」
    「別再挑釁了，撒旦！」
    「好啊！那來聽聽他的想法啊！」撒旦笑道。
    「我會繼續努力的，我會用其他科贏回來的！」男孩大聲地回應。
    頭顱內現在布滿鮮花，長桌也換上新的白桌巾，椅子也換成樸實的木椅，長桌旁有著六潭噴水池，就連空氣中也洋溢著自然、生氣與希望。
    「你難道從沒想過這一切的原因嗎?」撒旦故作關心地問道。
    路西法說:「撒旦，收手吧！我願意為了和平承擔一切罪過。」
    「路西法你的罪去找那上帝老頭自己贖」撒旦向路西法瞪了眼說「我可還沒說一切是你造成的呢?」撒旦將頭轉向大腦道:「小子，再想想今早的事吧！一切的原因是甚麼?」。撒旦彈了一聲手指，頭顱內結出一條條淡藍色半透明的時間軸，撒旦伸手抓起唯一一段閃著紅光的部分，用力扯下，然後丟向大腦說:「好好回味一下吧！今早的一切。」當發著紅光的時間段碰觸大腦的剎那，大腦的位置出現了個黑洞，黑洞向周遭用力的吸呀吸，吞噬了兩位，吞噬了頭爐，吞噬了萬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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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前是熙熙攘攘的大道，時間是七點零五分，地點是學校的大門口，學生們三三兩兩踏進校門，當然也包括了男孩。男孩是搭校車來上學的，今天難得早到跟好友一路上有說有笑。
「呵呵，今天小心點別在看錯格啦！」一位好友笑道。
    「你才是呢！這次別考個位數啊！」男孩馬上反擊。
    「有40就好，寒假來個補考過了不就OK，反正100跟60都是一樣的學分！」
朋友不在意的說。
    「那你就自己去為補考努力吧！補考一等兵。」
    「是的長官，我一定會全力以赴。」朋友說完，標標準準的做了個舉手禮。
    「哇！該死」男孩突然叫道:「我把早餐忘在車上了。」
    「等等去員生社買吧！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可是很油可是很好吃的蛋餅。」朋友提供了意見。
    「可惡，也只能這樣啦！我沒吃早餐會體力不支。嗚──今天原本有好吃的漢堡的。」男孩抱怨著:「跟我一起去啦！一下就到了。」
    「好啦好啦！要快點喔！我要好好利用早自習。」
    「臨時抱佛腳嗎？了解，我速戰速決。」說完，兩人變一起走進了食物的聖地。
    「有蛋餅欸」男孩說。
    「幫我買一個。」
    「你沒早餐喔！那還說什麼要回去讀書，自己也想來吧！」
    「我的早餐在這。」好友搖著手上的塑膠袋，裏頭確實裝著一份早餐。
    「你要吃兩份喔！」
    「沒啊，你拿兩份蛋餅換我一份漢堡加豆漿才等價啊！」
    「可惡，有漢堡還不先說。」
    「隨便啦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。」
    之後兩人各自回到班上。男孩一到班上就拿出講義開始算，朋友來時哈啦個幾句後又開始埋頭用功。
    「噹噹噹──」早自修結束的鐘聲響起，男孩忽然覺得口渴，正找著有甚麼可以解渴，轉頭一瞥，看到掛在椅子上的早餐，心想:「為了這份早餐走了那麼遠還被騙，不吃太對不起自己了！」語畢，開始吃著換來的漢堡，幾口後喝了口豆漿，「額──都變豆花了。」他在心中咒罵著「死蛋餅鬼。到底幾點買的。」然後喝了口水壺的水，配著水把漢堡一口口嚥下，接著處理了垃圾，準備去廁所。
    男孩正要起身步向廁所，耳畔突然傳來求救聲「幫我看一下這题啦！」死黨拿著數學講一揮舞著雙手急迫而懇切的說：「這题就好，我解了半天都沒頭緒。」
    頭顱在瞬間被黑動彈射而出，回到一片虛無。「噔！」撒旦彈了聲手指，時間軸迅速的消散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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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回到」了頭顱內，但此時裏頭卻大不相同了，撒旦將地獄搬來了。黑布、白骨椅不足掛齒，百足蟲、火焰只是配角，頭顱張開閉闔已久的嘴，吐出濃濃黑霧瀰漫著空間，到處飄散著純粹的痛苦及憎恨。
    「哎呀！早該這麼做啦！呀哈哈哈哈哈──」撒旦瘋狂的笑道:「全身充滿
了力量啊！充滿了力量！嘿嘿！」撒旦起身，大手一揮將在祈禱的路西法炸飛出
頭顱，對著頭骨的破洞口罵道:「滾回家跪你的上帝啦！礙事的傢伙。」然後飛出頭顱，現出了魔王真身。
「喀喀嚓喀喀──」撒旦扭扭筋骨後道:「在那狗洞裡塞著真無趣。」然後伸出魔掌抓住了頭顱說:「該是復仇的時候啦！」然後將頭顱砸向自己的腦袋。在頭顱碰觸到撒旦的瞬間，頭顱化成滴滴黑水，滲入撒旦的頭皮。此時的男孩已完全被撒旦主宰。 
    男孩坐在廁所的地板上，不，現在應該說是撒旦坐在那，他掏出口袋中的手機說道:「該是復仇的時候了！王浛寶，虧你是我好友，一切都是你的錯！」然後露出狡猾笑容說:「校規上明訂考試手機不能出聲，就讓我提醒你的，罪！」語畢撒旦撥出了電話號碼，「可惡沒人接聽，臭小子真機靈把鈴聲關了。」
    撒旦低聲咒罵:「沒關係，下課我自己去找你。」撒旦邊說邊握緊拳頭，腦中想著等會兒處刑的畫面。
    「之前看了摔角節目一直想試試的，那招是叫歐洲固定法嗎？哈哈，該先打他的肚子還是頭呢?太早讓他倒下去就不好玩了！」撒旦露出狡滑的笑容笑道。

    「他的考試也快結束了」撒旦瞄了眼手錶後說:「該去好好的『關照』他了」語畢，撒旦步出廁所，嘴角掛著淺淺的笑，卻在背後握緊了雙拳。
終章  結

月黑風高，車廂裡塞滿了通勤的人們，在這大都會的星空下這卻是司空見慣的。上班族，低著頭滑著手機；學生們，聽著音樂背單字；老先生老太太，靠著背後的玻璃閉目養神。多麼的安閒自在啊！

    列車一靠站，更多的人魚貫而入。人群後方站在門旁的一名男子，脫下了黑色的西裝外套並與公事包放在地上，然後緩緩的舉起右手，是想抓住扶手嗎？不，他似乎另有目的。

    「媽媽，那個叔叔也有玩具槍欸！」小男孩拉著媽媽的衣角興奮的指著男子說。媽媽順著兒子的指間看像男子手中泛著淡淡黑光的東西，然後與男子四目交會，男子推了下眼鏡對著他露出淺淺的笑。「砰砰！」兩聲槍響打破了寧靜，所有人看著他定格了半秒後，「呀啊──」尖叫四起，男子從包中抽出把三十公分長的生魚片刀，在周圍先熟練的揮幾下，接著如餓壞的野狼衝向逃散地民眾，嘴裡自言自語道：「果然還是用刀才有斬殺的感覺呢！」

    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男子就連一眼也沒眨過。鮮血濺染純白的車底，尖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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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穿夜晚的耳膜，膽怯挾持眾人的靈魄。最後，乘客們被趕羊似的逼到最後一節車廂。眾人一步步後退，誰也不讓誰地往內擠。「唉呀──」一名穿著制服的中學生跌到了發出一聲慘叫，他緊張的緩緩抬起了頭看向後方。是他！他不就是那名高中男孩嗎？男孩正要起身，背卻遭持刀男子踩住，一切又變的無聲無息，所有人以哀求的眼神望向男子，男子開口了：「拿你們一人的性命來換，我就收手，
有人要嗎？」但換來的又是一陣沉默，男子將刀抵著男孩的脖子對著他道：「挑

個人做替死鬼吧！你是想死還是想看別人死呢？」男孩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然後伸出手指向後排的老人，當男孩正要開口說出選擇時，男子踢了他頭一腳，怒視
著他道：「因為他老嗎？因為你恐懼嗎？因為你想活嗎？別人的命就像垃圾般能被任意丟掉。你也是個惡，沒殺人的殺人犯。」男子平復了情緒冷笑道:「也罷！反正人類在我心中早已滅絕！」語畢，他引爆藏在背後的強力炸彈。持刀男子，中學男孩，列車乘客，一切在轉瞬間灰飛煙滅。
    列車殘骸的上方，撒旦悠閒的飄浮著，抬頭望向滿天星斗大笑道：「看著吧！耶何華。你所創造的人類，心實在很軟弱，太軟弱了！呀哈哈哈哈──」說完後大口咬下，咬下手中血淋淋的心，人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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